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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朱天文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开始的走出眷村
到中期的身处台北以及后期构建的美学乌托邦世界，她以擅长的主
观感知体验为立足点着重刻画台北与大陆两地的空间架构与群体
的历史记忆。 

作为台湾外省二代作家，朱天文从出生起就带着不同于本省作
家的特殊烙印。在原乡的追慕，身份的追寻中印刻下个体自我生命
的根源，留存下情感归属的凭据，融入了文化香火的寄托。本文以
文本分析为主，在追溯台湾发展历程和以对“巫”本身以及代表的
群体的解读基础上，挖掘朱天文在小说中所着重呈现出一如既往对
于“边缘人”的群体性描述以及她蕴含其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与架构。 

二.离题叙事中的“边缘人” 

《巫言》难见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一切均以碎片化的方式铺
开在读者眼前。擅长讲述的叙述主体一改往日的线性阐述，转为跳
动表达，本就是刻意为之。两点一线的固有小说铺叙套路无法满足
于朱天文对于时空转换的重新塑造，她渴求以多条活跃的故事线形
成更多未知的交点，从而进一步构架出一个看似与现实世界毫无关
联实则却蕴含千丝万缕联系的空间。同时时空的跌宕带来的也有更
加丰厚的生命认知与个体体验，一如她自身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
断暗示着内心的想法，离题书写更是作为特有的带着朱天文个人色
彩的创作手段被业内所普遍认知。 

在《巫言》的众多章节中都不难见“边缘人”这一特殊群体，
作者更是毫不吝啬挥洒着自己对于他们的关注。但与其说是对他们
的关注，不如是对自己身份的叩问与对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的追
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题材不是朱天文创作世界中的偶然之光，而
是几乎延续了她写作生涯中必然存在的主体，因而有学者自然认为
甚至可以将《巫言》中的边缘人们视为《荒人手记》与《世纪末的
华丽》中的米亚与小韶的转世，只不过前者尚带有身处荒凉旷野却
不无热切的呼唤与寻觅，后者则是带着鲜明女性主义的借着女主之
口传达出重建文明之根基的视角，1 而在《巫言》中的边缘人不再被
作者局限于同性恋或者女性群体这样特殊的身份，反倒是呈现出更
加鲜明的个体化特征。 

此外，这些边缘人真的可以完全割裂自己与现实社会的诸多联
系吗？故事的一开头表面上似乎一语成谶“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
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人。”2“他不涉入，
不威权，不温情，他只对他们陈述事实。”3 朱天文大方直接强调着
叙事者的主体地位，这样的直接体现在能被读者清晰感知到的
“巫”，“菩萨”，“不结伴的旅行人”和社会“左边的人”，他们都
是“边缘人”。但“巫”也好，“菩萨”也罢，实则都是站在第三者
的角度抒发自己的感受。所谓的“低眉”带来的视角，充满着对这
个世界的悲悯，在文中叙述者自己都认为身处人类的发展视角下
“如文明的拾荒者，在垃圾桶中筛选出他的财富。”哪怕置身事外，
却依旧心怀想救赎现世的念头。进而以某种具体而强烈的愿望作为
突破口，企图从内而外构建一套更加丰沛的生命体验系统。 

三.历史变迁下的原乡认同 

谈到台湾文学的流变，原乡存在于几乎每一个本省和外省作者
的作品中。从古至今史书记载的台湾命运多舛，千万移民与遗民有
如水面上的浮萍一般，苦苦挣扎着一边寻求着两岸各自的身份认
同，一边饱受着与自己故乡长期离散而无可逃避的伤痛。原乡自然

而然也就成为了台湾文学中一个镌刻着生命体验，熔铸着时空记
忆，承载着组群历史的具有丰富内涵和美学意蕴的话语概念。4 

朱天文将自己的不适，退让与迷惘融入了《巫言》的创作过程
中，“我”的老妈，一个生活在充斥着现代科技生活元素中的老太，
竟因为出门取款而引发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站桂树枝子低低里，目送老妈走出幅盖甚广的树阴直走到烈
日下，而就在那阴与日的交界，时间震颤了一下，我看见一个不同
于阿法南猿的人属直立原人走出去，抑或那位三百万年前的娇小露
西？”5 

表面充满喜剧特色，貌似只是点到她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反面实则溢满无奈与彷徨，即试图讨论个体裹挟于飞速发展的城市
文明中所表达出来的不适与无奈，也正是因为这份不适与无奈的存
在，这群并非孤单的个体默默站在了城市发展的另一面，自觉选择
用沉默的疏离来完成最后的对抗，巫言也转化为了无言。这样的时
空转变自然而然也就不断拉开着家和街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更逐渐
内化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脱离感，成为《巫言》的内核线索之一。就
是通过在文中这种不自觉流露出的细节描绘中，朱天文将自己逐渐
归为了她笔下所创建的“边缘人”群体。 

四.回顾 

回归至故事本身而言，结构上的安排彰显着作者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看似模棱两可实则坚定选择的态度，朱天文一方面摆脱了张爱
玲与胡兰成对自己的深沉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笔下的世界逐步净化
为充满朱氏风格的，另一方面她也难逃这二人创作风格对自己潜移
默化地浸润，正像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苍凉与厚重感，以及多次涉及
的物品置换与空间转换。 

面对无法逃避与阻碍的现实，朱天文将自己化身其中，坚定成
为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人，这种坚定一如她自己对于文字力量的信
仰。她不愿被这个日渐乌泱糟粕的社会所同化，守护着内心信仰的
同时没有去过度与这个世界抗衡，因而难得保留下一份带有朱氏特
色的柔软与细腻。她始终为自己身披着一层文化救赎者的外衣，试
图区分开信念中的文学与现实的文学，进而维护着前者的纯粹。但
这样的维护却多少带着几分曲高和寡的意味，终究无法被占大多数
的肉体凡胎们用自己简单的意识所接受，因此隶属于她的文学的土
壤相较于其他家所有的，有几分干涸，也是情理之中。 

有人认为结合她在《世纪末的华丽》与《荒人手记》的综合表
现，在这部历时七年终成书的摒弃了诗化手法而创作的小说中，朱
天文已然有些黔驴技穷。但我认为不得不承认的是，朱天文在追寻
着以碎片化的书写方式与自己的理想拯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
妄图使其恢复完整。这个被物化时代化异化的原乡乌托邦承载着她
更多有关于自己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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